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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博” 已有

一段时间了， 因为大

伙畅所欲言， 这个叫

“教育博客” 的栏目就

生动起来了， 谁都可

以就教育“博” 一把

的宽泛性， 使这里不

仅反映老师、 家长、

学生的心声， 更重要

的是向大家提供一个

互动的空间。 说真话、

抒真情、 发表自己的

看法， 无论是赞成的

还是反对的， 交流、

互动、 学习、 进步，

确实是畅快淋漓。

有心里话吗？ 到

我们这里来“博一博”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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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老师， 高考过后替学生参考填报志愿是每一年必不可少

的事情， 这似乎是个令人很感荣幸的差事， 可是近几年我感到更多的

是尴尬多于自豪———因为无论家长还是学生， 几乎异口同声无一例外

地提出一个条件———不报师范类的学校， 让我这个做教师的很不舒服

甚至有些郁闷。

家长、 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择校， 表面上择的是名校， 其实， 择

校的本质不过就是择师， 择名师多的学校。 可是轮到家长、 学生自己，

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不愿意做老师， 真让人困惑。 照此说， 教师是没有

人做的了， 而实际上， 师范类的学校每年招也是盆满钵满， 可是仔细

研究一下各师范类的招生分数线， 我们不难发现： 绝大多数的学校录

取分数线都是同批次中最低的， 有的学生是别无选择， 有的则是服从

调剂到师范学校的。 本来就不愿当老师， 将来当上老师的工作状态就

可想而知了， 一面是骑着马找马 ， 有机会一下子跳出苦海， 立地成佛

（多亏许多部门在招录人员时会在报名条件一栏括号内注明教师限报，

否则， 不知将有多少教师会“弃暗投明”）。

愿意做教师的本就不多， 做了教师的人还不情愿。 问题出在了哪

里呢？ 国家一贯重视教育： 20 多年前就给教师设立了教师节， 弘扬教

师之伟大； 为了保证教师之崇高地位， 还专门为教师立了《教师法》，

明文规定教师的工资要高于其他行业百分之十， 教师的薪酬远远高于

月俸二斗粮的私塾先生， 比孔老夫子的两块肉干更不知高出多少， 教

师这个职业咋就仍没有吸引力呢？ 此外， 为了让学生乐于报考师范类

学校， 在举国扩招收费的时候， 国家首先免除了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

高校的所有上学费用， 还准备在全国师范类学校推行； 报刊杂志电视

各种媒体， 无一不是在说： 教师的工作是太阳底下最光荣最神圣的职

业…… 每年教师节前后， 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颂扬几乎是乱花渐欲迷

人眼了， 可有些人为什么就不愿做教师。 尽管教师队伍中是有一些道

德不够高尚之人， 比如对学生实施人身侵害者有之， 把学生当作摇钱

树达到一己私利者有之， 危难之时只顾自己逃命者有之…… 但是那些

正面的典型更是数不胜数， 呕心沥血折骨滴髓者不计其数， 默默奉献

甘为人梯者不计其数， 危难之时舍己为生者不计其数…… 可是有些人

咋就不认同教师这个职业呢？

在国外一些国家， 教师这个职业很受追捧， 教师的准入门槛是很

高的， 并且大多数人选择这个职业都是心甘情愿的， 半途不做教师的

多数是因为不适合做教师， 换句话说是被清除出了教师队伍， 那在行

为上可是一个污点， 再找工作都不容易。

我们常说， 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竞争，

关键还是人才的竞争。 有人说， 大学者， 非大楼也， 乃大师之谓也。

教育的发展不只是硬件设施的完善， 不只是各种政策的制定， 关键

在于教育资源的完善， 尤其是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 特别是教育大

师的不断涌现， 如何让那些优秀的人才自觉自愿地加入教师队伍是

当务之急。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 热爱是最大的动力。 没有兴趣， 没有热爱， 教育的结果自然

可想而知。

填报什么志愿， 选择何种职业， 本来就是考生自己和家长的事，

我大可不必吹皱一池春水。 可是作为一名教师， 我还是希望有人在找

我帮助参谋志愿时， 能有那么几个人对我说： “我愿意报考师范类学

校， 毕业之后做一名好老师。”

教师这个职业怎么了？

关于“金钱” 的问题， 曾经和年幼的儿子有过一番对话：

公交车上。 一家三口。

儿子抢着说： “爸爸妈妈， 我来帮你们付钱， 我来帮你们付

钱……”

爸爸说： “那， 你说， 一张票要 8 元钱， 两个大人两张票，

要多少钱呢？ 你要是回答正确， 我就把找零都给你。”

儿子盘算了一会儿， 大声回答： “8+8=16， 对不对？”

“那， 我给你 21元， 你看能找回多少？”

又盘算了一会儿， 儿子说： “5元， 对不对？”

看他得意的模样， 我忍不住在他脸上“吧

唧” 一下。

售票员过来了， 儿子把 21 元交给了她，

找回了 5元。 儿子捏在了手心里。

爸爸说： “不成不成， 做这么点小事情，

就收了 5 元小费， 太贵了！ 拿回来。” 说完，

就从儿子手心里抽出那 5 元， 塞进了上衣口

袋。

儿子不依了： “不成不成。 刚才说好了

的， 这个找零是我的。” 说完， 就爬到爸爸身

上， 使劲地往口袋里掏啊掏。 两父子打闹了半

天， 儿子费老大劲从他爸爸口袋里挖出一大堆

东西， 仔细瞅了瞅， 挑出那张 5元钱， 把那些

10 元、 20 元、 100 元的， 统统还回给了他爸

爸， 很开心地捏着 5元钱， 心满意足。

后来车子到站了。 转黄包车。 黄包车费刚巧

是 5元钱。 儿子立刻高高扬着 5元钱， 快乐地宣

布： “我有 5元钱， 我请爸爸妈妈坐黄包车。”

———瞧， 孩子的金钱观比大人的质朴多

了：

他觉得该是自己的他就一定要争取。

他不贪心， 不是他的那一份他不要。

他也舍得花钱， 他不把钱看得太重。

他觉得花钱可以让自己快乐， 也可以让别

人快乐。

儿子的金钱观

今天又乘坐公交车， 一上车就发现人很多， 好多人

拥挤地站在过道上， 我想坐座是没门了， 习惯性地扫视

了一下座位， 有 3 个座竟然没人坐！ 心头掠过一丝惊喜，

然后往座位那边移动， 边移动边大声地说， 怎么有座没

人坐？ 好像是有好几个人好久就在等待回答我的问题似

的， 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 “座位是湿的！” 我当时就觉

得脸一阵发烧， 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 其实， 这种事情

我遇到至少三四次了， 每次都是雨后的时候乘车。 我就

想， 满车的人拥挤在过道上， 可是却让好几个座位无端

地闲置着， 这责任究竟在谁身上？ 座位为何会湿呢？ 湿

了之后怎么就没有人管呢？ 这几个座位又持续多久才能

坐上人呢？ 司机就不知道这种情况吗？ 售票员就不知道

这种情况吗？ 更奇怪的是有一次我刚要坐那个无人坐的

座位， 恰好是售票员“好心” 地提醒了我。

于是， 我想到了前几天看报纸看到的一个小故事：

一个替人割草打工的男孩打电话给一位陈太太说：

“您需不需要割草？” 陈太太回答说： “不需要了， 我已

有了割草工。” 男孩又说： “我会帮您拔掉花丛中的杂

草。” 陈太太回答： “我的割草工也做了。” 男孩又说：

“我会帮您把草与走道的四周割齐。” 陈太太说： “我请

的那人也已做了， 谢谢你， 我不需要新的割草工人。” 男

孩便挂了电话， 此时男孩的室友问他说： “你不是就在

陈太太那割草打工吗？ 为什么还要打这电话？” 男孩说：

“我只是想知道我做得有多好!”

我被这个可爱的小男孩打动了， 这个打工的小男孩

肯定不会轻易地失业， 他对他的工作是那么尽职尽责，

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那么重要， 他关注工作中的每一个

细节， 然后不断地接受客户或者是老板的意见， 不断地

调整自己的方式， 使之变得完美而无懈可击。

回想那路公交车， 可能是夜晚下雨车窗没有关好，

那为什么不关好了呢？ 可能是司机或者是售票员也发现

了座位是湿的， 可是要是司机或者是售票员的座位是湿

的， 他们又该如何呢？ 把湿的座位换下来， 或者垫上干

爽的东西， 不是举手之劳吗？ 要是司机或者是售票员有

一个像那个割草的小男孩， 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有座无

法坐的情况吗？ 要是这个车是私人的运营车会出现这种

情况吗？ 恐怕还是责任的问题在作怪吧……

其实， 公交车座位的事， 毕竟是生活中的小事。 这

种不拿本职工作当工作的事，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律师的拷问过自己的工作吗？ 当官员的拷问过自己的

工作吗？ 当医生的拷问过自己的工作吗？ 当法官的， 当

教员的……诸如此类， 一切从业人员， 我想我们许多人

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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